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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怀未必真豪杰，落泪如何不丈夫 
黄池河 

作者赐稿 

- 

     

  看了《秦之声》官方网站—网聚《秦之声》—开坛说戏 2006 年 4 月 26 日

郝一点《我自狂妄说戏词之一：单童不应“泪下来”》的文章，十分佩服“著

名秦腔表演艺术家”敢说的勇气，也很赞成一点版主的探索精神，但是却不能

苟同先生的观点。想就郝先生的文章说一说本人的看法，算是与郝先生商榷

吧。  

  一、你也罢，我也罢，来啥是啥。  

  秦腔，作为一个戏曲剧种，属于艺术范畴。成功的艺术作品讲求的是个人

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见解、独有的表现手法，给人以不同的启迪，获得不同的

享受。艺术作品最大的忌讳是雷同。可以设想：书法作品不再由个人写成，而

是统统使用一种文体打印而成——这样的书法作品还有欣赏的价值么？秦腔

《斩单童》中，单童因不肯投降李唐而被绑在杀场斩首，不同的编剧、演员出

现截然不同的两句唱词，有人唱“泪下来”也有人唱“笑开怀”，这都不足为

怪，正是他们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表现。  

  郝先生的文章提出将其唱词统而为一的想法也不为怪，实际上反映了我们

秦腔艺术界的一种思潮。比如，置秦腔艺术特征于不顾，舍弃秦腔独特的传统

程式，生搬滥用其它艺术形式。我在研究比较秦腔老艺人的唱腔时发现，成功

的艺人其唱腔各具特色，几句唱腔、甚至几个字就能听出艺人是谁；而当今的

年轻演员具有独特风格的确实太少了。每每思考秦腔的这种现状，便想起当年

跟随村里父兄辈进黄池沟上山砍“黄椂”的故事。一种俗名叫“黄椂”的树木

枝干由多个硬弯组成，硬弯的形状、方向各式各样，极具特色，砍下后难于成

捆。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父兄辈只给一个字——“阉”（陕西话念：善），就

是在不同的硬弯处狠砍一刀，将其统统取直。细究起来，无论是阉牲畜，或者

是“阉”黄椂，无外乎去其特征，灭其个性。但愿我们的秦腔能够逃脱此刑，

把根留住。  

  二、哭也罢，笑也罢，唱啥是啥。  

  不同的艺术门类有其不同的艺术特征，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并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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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存的基础。秦腔，作为一个戏曲剧种，其典型特征之一，就是表现矛盾冲

突。创作者要善于发现矛盾冲突、表现矛盾冲突、解决矛盾冲突，调动观众进

入矛盾冲突，这就是戏。世界上矛盾冲突的存在，奠定了戏剧冲突的基础；戏

剧冲突，正是戏剧用自己独特的形式特征对现实矛盾冲突的艺术化再现。稍有

哲学常识和心理体验的人，都会知道人们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所以，戏剧角色

的心理、感情不可能是单一的、片面的。在秦腔《斩单童》中，单童因不肯投

降李唐而被绑在杀场斩首，最基本的矛盾冲突是面对唐王、劣友、良友、自己

所产生的仇恨、抱怨、友爱、痛惜等复杂感情。要表达这样复杂的感情，绝对

不是简单的“泪下来”或者“笑开怀”所能涵盖的。我们不能像在电脑上点动

鼠标一样，以自己一次简单的点动，为他人做出“泪下来”或者“笑开怀”的

永久选择。  

  三、英也罢，雄也罢，扮啥是啥。  

  秦腔，作为一个戏曲剧种，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其社会功能之一是：

“高台教化”。对于“教化”的功能，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教育、启

迪、感化，但是它所采用的“高台”这种形式就大有讲究了。艺术作品的教化

作用和方式，有别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教育。艺术作品依靠自己的形式特征，在

一个艺术欣赏的过程中调动观众思维，传递信息，沟通感情，其教育功能往往

采用沁润、感染、熏陶的作用来实现。它最忌讳的是概念化、抽象化的直接灌

输。应当容许各个创作者因其修养阅历不同而将不同的思想理念带给观众；也

应当容许不同的观众因其修养阅历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感受。  

  本人不能苟同郝先生所说单童“在大事大非面前绝对称得上是‘真男

人’”的观点和“使他的内心世界俞加趋于完美，英雄之死，讲的就是死得其

所”的做法。诚恐这样会使秦腔再次陷入文革时期八部样板戏“人物性格片面

化”、“英雄人物绝对化”的巢臼。  

  四、真也罢，假也罢，演啥是啥。  

  秦腔，作为一个戏曲剧种，其作品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是一种艺术化的

演绎。虽然来源于生活，但绝对不等同于生活，更不能与历史记载来对照。难

道说单童因不肯投降李唐而被绑在杀场斩首时或哭、或笑的表情确有历史记

载？一定要成为今天秦腔《斩单童》的参照？  

  尤其使本人极度惶恐的事情，便是郝先生断言单童“在大事大非面前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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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得上是‘真男人’，这一点从许多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难道要像当

年西安易俗社甄别旧戏草一样，把“史无记载”作为禁演的标准之一？我在暗

自推测，要依郝先生的“许多历史记载”来进行甄别，我们还能不能有八部可

看的剧目。  

  五、秦也罢，声也罢，是啥干啥。  

  一门艺术的产生、发展、繁衍必定有其自身的规律，秦腔艺术的产生、发

展、繁衍也不例外。艺术作品的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作为一个戏曲剧种的秦

腔也不例外。艺术方面的争议是很正常的，学术争鸣也是很正常的，有利于秦

腔艺术的发展和进步，但不宜采取由哪个机关、团体、机构、人物强制统一的

方式。难道我们现在不觉得当年苏联共产党采取由中央机关、领导人强制统一

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的方式幼稚、可笑吗？  

  对郝先生所言“既然进入了《秦之声》演唱，我个人认为就应该有一个比

较统一的唱法，这一点请栏目工作人员再仔细把一下关”的想法不敢苟同。演

唱者出现明显的常识性、技术性、逻辑性错误，应当由编剧或导演纠正；各个

创作者对戏的不同理解、阐释、表现行为，理当容许和尊重。 

 




